
小时候一到开春，就和邻里小姐
妹结伴去挖野菜。彼时麦田里最容易
挖到的是荠菜、麦瓶草和麦家公，这
些菜挖回去，大人会挑出一些完整且
鲜 嫩 的 清 洗 ， 稍 沥 干 水 分 ， 拌 上 面
粉，上锅蒸一种我们晋南人谓之“麦
饭”的食物，出锅后，往往佐以调制
的蘸料或者炒制的葱花。在食物匮乏
的 时 代 ， 这 样 的 食 物 真 是 美 味 而 应
时，既有晋南面粉的绵长韧劲，又有
时蔬的鲜嫩清香。其中最受欢迎的莫
过于荠菜麦饭，有道是“吃了荠菜，
百蔬不鲜”。

荠菜

随 着 天 气 渐 暖 ， 能 吃 的 野 菜 更
多，比如白蒿、苜蓿等。白蒿是一种
中药本草，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等
功效，而且一般田间地头颇不容易采
到，物以稀为贵，身价自然高于其他
野 菜 。《诗 · 豳 风 · 七 月》 中 就 有 ：

“ 春 日 迟 迟 ， 采 蘩 祁 祁 。” 蘩 就 是 白
蒿，过去它还是祭祀用的珍品，可见
它生来就比较鲜见。但是有经验的父
亲每年都会采到一些白蒿。

那天朋友采挖了一些，晚上我们
坐在路灯下择菜，有人路过调侃：“你
们是在择仙草吧。”如法炮制，白蒿也
可以蒸麦饭，因其稀少，加之独特功
效加持，而且口感绵软柔韧，清香宜
人，俗云：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白蒿

苜 蓿 以 前 往 往 是 生 产 队 种 的 饲
料，为了不叫人们采挖食用，往往喷

洒 农 药 或 者 由 专 人 看 守 。 记 得 小 时
候，父亲工作的农场背后有一块苜蓿
地。一天和小朋友去看父亲，他忙着
工作，给了一个篮子让我们去房后采
挖苜蓿。等采满一篮子，看见父亲正
陪同公社的领导参观农场，我想着苜
蓿是公家种的，不能随便采摘，害怕
父亲因此受到责难，就悄悄把篮子藏
匿在床底下。

父亲忙完后要送我回家，问我篮
子以及采挖的苜蓿菜，我看着还在院
子里休息的干部们，心想父亲怎么这
么不谨慎，便沉默不语。父亲后来得
知我的缜密小心思，忍不住大笑，告
诉我那片苜蓿地已经废弃，可以放心
采挖，不用那么藏着掖着。

苜蓿做麦饭在拌面时要加少许纯
碱，一是为保持颜色碧绿，二是除去
它略微青涩的味道。

苜蓿

春天，除了用各种野菜入饭，用
花入饭也是一种唇齿留香的美味。彼
时，我们常见的仅是房前屋后随处可
见的榆钱、桐花、槐花等这样的寻常
物种，很少有海棠、紫藤、玉兰等这
样的观赏性花木。老家院子里就有几
棵 泡 桐 ， 一 到 春 天 ， 紫 色 的 ， 白 色
的，满树繁花，冠盖如云。和小朋友
摘下泡桐花，把花瓣从军绿色裙托里
拽出，用嘴吮吸底部的花蜜，会有丝
丝花蜜留在唇齿间。这是儿时的芳餐
往事。

泡桐花

老家门口，父亲栽了几株刺槐，

刺槐耐旱，不需要太多水分，长势比
泡桐慢多了。但是每年四月份，槐树
枝头缀满一串串洁白芬芳的槐花，比
起桐花，它看起来更精致养眼，洁白
的碎花衬着新绿的槐叶，清新宜人。
但 是 人 们 最 爱 的 还 是 将 开 未 开 的 槐
花，到了时令，父亲会用自制的钩子
把长有槐花的枝子钩下来，奶奶及邻
里都会拿来篮子，围坐一圈，边闲话
家常边将槐花捋下来放在篮子里，很
快 我 们 就 能 吃 上 香 气 四 溢 的 槐 花 麦
饭。槐花麦饭是所有麦饭菜里我的最
爱，槐花特有的清香加上晋南面粉粉
糯绵厚，口感一流。

所有的麦饭做法都大同小异，均
将菜或者花洗净，拧出多余水分，拌
匀面粉 （有人将面粉和玉米粉混合拌
也很好），上锅蒸十分钟左右即可，出
锅拌以蒜香辣椒蘸水还是葱花，根据
个 人 爱 好 而 定 。 因 为 简 便 易 食 且 美
味，一般主妇都会，但是要做好，还
需要经验，水太多或者面太多都影响
口感。

记得去年侄媳做了槐花麦饭送给
我，她说试了好几次才做成功，味道是
真好。槐花麦饭蓬松香软，用洋葱和大
葱做葱花来拌，既有槐花的清香绵软又
有洋葱的清脆可口，口感更丰富，别有
一种咸香萦绕心头。感觉她做菜喜欢
琢磨，在传统饭菜上加入现代食材，比
如她做的甑糕，用碗做出造型，饰以大
枣、枸杞做的花朵和猕猴桃干做的绿
叶，谓之“花开富贵”，凉甜可口，色香味
俱全，颇有父亲的遗风。

槐花

读杜甫的 《赠卫八处士》：“夜雨
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虽然这只是一
顿很普通甚至有点寒酸的聚餐，但是
杜甫开篇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
商”以及结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
茫茫”，让这次乍然相逢有了更为厚重
的人生况味，也让春韭有了温暖而珍
贵的意象。

春天的盛宴怎么能少了春韭？婆

婆做的韭菜盒子，皮薄馅多，而且春
韭的鲜香无可匹敌，里面兼有肉末、
豆 腐 丁 和 粉 条 ， 都 沾 染 了 春 韭 的 仙
气，再佐以我凉拌的蒜泥胡萝卜和青
椒小芹菜，每一口都是春天的滋味。

清明过后，家里的餐桌慢慢就移
到院子里。读汪曾祺老先生文章：“炒
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
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
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但
老先生说北方人的西红柿炒鸡蛋，炒
得“一塌糊涂”，其实不然，父亲炒菜
很 有 章 法 ， 喜 欢 做 葱 花 或 者 春 韭 炒
蛋，他将打好的蛋液里放点葱花或者
春韭，放进热油里迅速爆炒，等到蛋
液 凝 固 蓬 松 ， 一 个 漂 亮 的 颠 勺 翻 个
面，几秒后出炒瓢装盘。那动作行云
流水滴水不漏，再看盘里，一个完整
浑圆的鸡蛋葱花饼，嫩黄伴着几点葱
绿，香气袅袅诱人，是父亲喝酒时最
合宜的菜品。我们也可以拿起筷子分
食，从小我们在父亲面前就不拘形迹。

春天满树的榆钱，满树的桐花曳
曳生姿，家人围坐树下吃着各种时蔬
麦饭，喝着杂粮粥，父亲就上几盅小
酒，是对父亲一年辛劳最好的抚慰了。

榆钱

蔡丹君老师说饮食承载了我们的
乡愁，她在讲 《诗·豳风·七月》“采
荼薪樗，食我农夫”时说：“诗歌是另
一面历史，它让那个‘无衣无褐，何
以卒岁’略显沉重的问题有了轻盈的
回答，这诗人是我们的祖先，也是平
凡的劳动者，它充满着欢乐和悲伤，
崇敬与悲悯，这首诗给以我们农业时
代的单纯和静美。”

晋南的花菜麦饭，是一种很平常
的饭菜，但是我们晋人的心头好，是
春天里的一场场和风花宴，俗语“春
食野菜赛仙丹”，就如鸡头米在南方人
心中的位置。

感恩自然，铭记那些岁月，也感
谢那些穿越时空的诗词给予我们的精
神馈赠。

晋 南 人 的 和 风 花 宴
■吕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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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民 谚 曰 “ 二 月 茵 陈 ， 三 月
蒿”，说的是白蒿在二月份药用价值
最好，被称为茵陈，到了三月份就被
视为蒿草了，没啥药用价值了。这个
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就不知道
了。古人一般说的月份指的是农历，
那么也就是说早春阳历三月份是白蒿
最好的时节了。三月春归，白蒿为春
天平添了一抹新色、亮色，成为人们
美好的记忆和体验。

农历二月二，民俗里有龙抬头一
说。龙抬头，生龙活虎，生机无限，
气象万千。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去
田野里挖白蒿。去年秋天雨水特旺，
白蒿长势很好，本想着今年挖白蒿一
定会极为容易，但由于冬春少雨雪，
白蒿长势普遍不太好，蔫蔫的，匍匐
在地上，个头也小，采挖不太容易。
龙抬头，我真没看见，但是草抬头
了，田野上泛起了淡淡的绿意，让人
感到涌动的春情、生命的勃发。在十
几摄氏度的暖阳下，我和同事在田野
上搜寻着白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
作，居然也采了不少。装在塑料袋里
的白蒿，正如早春的清香，或者三月
的暖风，让简单的日子春意融融。

童年在大山里的日子，白蒿是普
通野草一样的存在，根本没有想到拿
来蒸菜什么的，只是当作猪爱吃的
草，同蒲公英一起挖回来喂入食槽。
猪吃了一冬的干柿叶和麸皮、玉米等
混合饲料，对青饲料特别喜爱，所以
挖早早长出来的白蒿和蒲公英是我们
小孩的重要任务。谁家小孩挖得多，
谁家的猪肚子吃得鼓，是很有面子的
事。有时人们干脆把猪放到田野上，
让它自由采食。吃着白蒿等青草，喝
着小河或泉水，猪高兴得撒欢，人也
省了许多事。半个医生的老爸，对山
里的药材颇有研究，他把白蒿当宝
贝，文绉绉地称作“茵陈”，采挖回
来后洗净晾干，在给缺医少药的乡邻
们开单方时，有时就开上了，不仅开
上了，而且还从家里的篓篓里直接取
出给乡亲们用。

在家乡还有句民谣：“二月二，
挖小蒜，一亩地，挖两担。”说的是
到了二月二，是挖小蒜的好季节，一
亩地可以挖很多，可以挖它两担，这
当然是夸张了。但是人们对小蒜的特
别喜好，远远胜过了白蒿。童年时自
己就是挖小蒜的狂热派。如今想来，
觉得冷落了白蒿，心里过意不去。如
今，越来越觉得，家乡的白蒿就像奶
奶的微笑一样亲切。

离开家乡久了，突然感觉到渐浓
渐亲的乡愁里居然还有当年根本不上
心的蒿蒿！的确是忽视，或者说浪费
了一份早春的馈赠，一份美味，一份
体验。这淡淡的白蒿香，是那样值得
怀想和珍惜。特别是每当采挖白蒿的
季节，周围的人们大都会品尝这份美
味，自己也更加珍视白蒿了，也会奢
侈奢侈，过过口福——自己采挖，精
心择洗，拌面蒸菜，然后用葱花一
炒，唇齿留香，回味绵长。

由于白蒿的功效，这些年来我都
会采挖白蒿。挖回来后择洗晾干，小
心地保存起来，泡来当茶喝。早春采
挖的，足用一年。在每一个平淡的日
子里，白蒿在茶杯中舒展着韵味和情
调，自己也在春天淡淡的香味中享受
乡土味的情怀和美好。似乎这白蒿也
让人上瘾，不喝它就像少了点什么。
喝下白蒿水，春天的原野在身体里舒
展，早春的气息在身体里升腾，三月
的风抚摸疲劳或者不开心的思绪，总
之一切都变得幸福美好。人生多艰，
我们普通人有太多的失意和困苦，早
春给了白蒿以生存的尊严和希望的境
遇，就让这份平凡与生命同频共振，
我们也该像白蒿一样点缀早春，丰满
三月。

有白蒿的三月是一种享受；有白
蒿的乡愁是一种幸福；有白蒿的生命
是一种豁达。在三月风中与白蒿晤
谈，倾心交流，心情也会如早春的原
野，在些许荒凉中奏响春的序曲！春
风十里，桃红柳绿，款款深情，一切
可期……

三月风，白蒿香
■胡春良

穿越云层的飞机
降落时，带着你从我头顶划过
我们又见面了

听说，人年纪大了就会忘记怎么跳跃
我现在只是面带微笑看着你
而你，眼睛依旧像闪烁的星辰
想要闪耀全世界

你问我，最近忙什么
我说，我在创造一个世界的喜怒哀乐

在一个公园的草坪
小草在忙着发芽
你好像不在意谈话的内容
黑夜的风吹过你也吹过我

城市霓虹，灯红酒绿
我们并肩站立
没有悲欢离合
也没有酸甜苦辣
最美的年纪分开
而今重逢先于一切到来

旧 雨 重 逢
■山 树

每当春天来临，我的内心就跃跃
欲试，想去寻找那点点滴滴的春色。

前不久，我去了禹都公园。
公园的湖边，种植着一行柳树。

抬头看柳树时，我吃了一惊：咦，这
柳枝怎么是红颜色的？准确地说，应
该是红中带黄，黄中有红，是两种颜
色混合在一起后形成的一种特殊色
泽。

我怀着好奇心，走近柳树，仔
细看枝头，发现上面点缀着米粒一
样的芽苞。点点米粒，像艺术家用
墨笔轻染宣纸，意境淡雅，熨帖舒
适。因为芽苞非常小，远看，是不
注 意 的 ， 好 像 它 还 是 生 活 在 冬 天 ，
没有变化。其实，在我们大多数人
忽略的时候，它已经悄悄萌芽，迈
开崭新的步伐。

我发现，如果只是凝神静气独看
眼前这棵柳树时，除了一个个墨点，
整个外形还看不出什么来。当我走出
去一段距离，回首之时，那棵棵柳
树，垂下万千丝绦，姿态秀丽、仪态
万方，竟然是意外地夺人眼球。

昨天下过一场雨，脚下的木板
路、树木、湖水，一切皆如梦似幻，
有点迷离恍惚。此情此景，让我蓦然
想起倪云林的山水画。那是一种恬
淡、宁静、悠远、迷人的韵味，那是
大多数人似曾相识，却又久违了的，
徜徉于自然山水间的一种清新味道。

放下柳树，看湖水。远望，烟波
浩渺。近看，粼粼微波，层出不穷。
柳与水，犹如天然伴侣。湖水之畔，
种植柳树，更显水流之欢。柳树傍着

湖水，更显得丝丝顺滑、柔弱妩媚。
如果有风，柳在湖水衬托下，轻摇款
摆，更显空灵曼妙、婀娜多姿。湖水
与柳树，二者相依，真是恰如其分、
相得益彰。

初春的柳树，枝条纤细，颜色淡
黄，如烟似雾，惹人怜爱，令人流
连。然而唯有懂得，才能欣赏。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于街头行
色匆匆的人流、疾驰而过的车流而
言，浮躁的心灵，难以停留与捕捉细
微的颜色呈现。唯有内心有诗意的
人，于一点点柳色微妙的变化当中，
方能感受春天富有渗透力的新鲜血
液。

唐代杨巨源 《城东早春》 诗曰：
“ 诗 家 清 景 在 新 春 ， 绿 柳 才 黄 半 未
匀。”好一位眼光敏锐的诗人，好一
个含蓄蕴藉的“半未匀”，这才是抓
住了早春柳色的特征，描绘出了新柳
特有的媚态与神韵，也给我们留下了

“鹅黄色”这样一种大自然的新奇景
观。

行走于湖畔，一切都是淡淡的。
微波，细柳，飞鸟，游人。一对母
子，在嬉戏着鸭子。一个青年，在吟
诵着诗文。一位老者，背着手，绕着
湖水与垂柳，悠闲自在地度着属于自
己的午后时光。时光静谧，心灵恬
淡。

鹅黄柳色，柳色鹅黄。轻轻地吟
诵。我欣喜，在这样的早春时节，走
进公园，漫步湖畔，于垂柳的“鹅
黄”中觅到了丝丝春意，并于春意中
捡拾起了自己心中的那一抹春意。

柳色鹅黄见春意
■李淑娟

山楂花

枝是秤杆 叶是秤盘
山楂花 晶亮的碎花银
分量十足
春的枝头 沉甸甸的

山楂花开
如相思的细语
卿卿我我
一簇簇剔透的誓言
让爱的春风
在斤斤计较中兜售

山楂花开
春 深情的眼神
你的思念如玉
我的目光如蝶

桐树花

紫色的风铃
一串串 一簇簇
拥挤着
赛唱春的内容

树丫
舞动着指挥棒
花事的激情

抑扬顿挫
春光
在枝头上热情地点评

抬起目光
相思
离不开视线
心头上的阙歌
无声
却有声

柳絮

春天里的一场飞雪
被风拐走
逃离亲情的怀抱
四处游荡

轻盈 酥软 无骨
纷纷扬扬
迷离，柳的眼春的眼
在河边 在地头
风的翅膀
左右命运的方向

好想把这些松软的绒絮
纳成一床鸭绒被
却怕自己 从此
也成了无骨的柔软

春 的 花 事（组诗）

■晓 寒

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鹳 雀 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色明晃晃的
她站在山顶
看
风来了 又飞走
雨后初晴
湖光与山色
蓝得透彻 泛着微光
再逗留一会儿
让夕阳的温柔
画出梦中的笑

和现实的光
平行线上的飞鸟
在天空随风舞动
风筝的尾翼在寂静的盐湖
闪耀出金灿灿的模样
南风却在云归处
徘徊
等待星光
近了
又亮了……

最 好 的 季 节
■赵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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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回望故乡回望（（水彩画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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